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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求知 美美与共——怀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任所长费孝通教

授 
景天魁 

 

费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奠基

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

指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找费老谈话，

请他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工作，筹办社会学研究所。费

老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心情是既高兴又犹豫。高兴的是，

中国社会学在中断27年以后终于可以恢复了，就他个人来

说，这是“恢复学术工作的第一步”，是“第二个学术生

命”；犹豫的是，“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真是谈何容易”。

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召之即来。一旦要恢复和重

建，就得从头做起，从培养人做起。而当时费老已经快70岁

了，其他早年在大学里学过社会学的，已经改业多年，分散

各处，年轻的大多也已接近60岁了。“何况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多少还可以向国外去搬，而社会科学必

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这门科学在中国还得从头做起，加上

那么多历史包袱，绝对不是呼之即来的”。费老清楚地知

道，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其实是要创造中国自己的

社会学，“搞出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我们只有在创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成果和实力来

表明这门学科的真正价值，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绝不

是哪几个人能凭空想出来的。它的建设要比其他学科更困

难”（《从实求知录》）。费老曾经从8个方面分析了这项

任务的复杂性。但是，他说：“为了前人的遗愿，为了我几

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发展的导向，我也得勉为其难”。 

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之初，是从民盟借了一间房子，条件

极其艰苦，费老以“从我做起”、“从头做起”的决心，自

己带头“补课”，“从什么是社会学补起”。他不辞辛劳，

亲自带领科研人员，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很快写出了“小

城镇大问题”的研究报告。费老敏锐地观察到，农村实行联

产承包以后，有大批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的城市化道

路应该怎么走？费老认为应大力发展小城镇。随后的实践证

明，小城镇建设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社

会的繁荣，成为继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农村改革的新阶

段。费老的报告受到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定，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项研究丰富了中国的社区理论和

农村发展理论，带出了一批研究队伍，培养了脚踏实地的学



 

风，不仅对社会学所，而且对整个社会学界的影响是极为深

远的。 

费老在学术研究的方向、道路，学术队伍建设和学风培

养，以及学术交流和合作等方面，都为社会学所做出了开创

性、奠基性的贡献。此后，他虽然调离了社科院，但仍然关

心、指导和影响着社会学所的发展。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我于1995年调到社会学所工作以后，有机会去向费老请

教，聆听他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 1998年我开始主持社

会学所的工作，当我们几个所领导去向费老汇报时，费老热

情地表示：“对于新的所领导的工作，我会全力支持的。”

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1999年春节，费老把他的《从实求知录》题赠给我。就

费老而言，可能是因为这是1998年6月出版的新书；但对我

而言，这本书是费老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我觉得是费老用

它来教我怎样做人、做学问、做领导的。 

2000年社会学所庆祝建所20周年，我去邀请费老，当时

他已经90高龄了，但他高兴地答应了。3月21日，费老在纪

念会上满怀激情地发表了题为“从实求知”的演讲，回顾总

结了他创办社会学研究所以来的心路历程，所有的人无不深

受感动。他深情地说：“20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摸索，我

要继续看书、看人、看社会。我们搞调查，不能脱离实际，

要‘从实求知’，我自己身体力行的就是这四个字。”“我

们的学科不是一个空想的学问，是科学，科学是从实际里边

出来的，‘从实求知’，从实际里面得到知识，把知识总结

出来。”（《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2001年，我从波兰申办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归来，向

费老报告，他很高兴地表示，到2003年在北京开会时，只要

身体允许，一定出席。2002年，社会学所会议室整修一新。

我们想请费老题写“所训”，我想起费老的书里多次讲到的

“从实求知”和“美美与共”，经所长办公会研究正式请费

老题词。费老欣然题赠。我们把它和费老的大幅照片一起挂

在崭新的会议室里。我在全所大会上说，一个研究所要有一

个精神支柱，“从实求知，美美与共”，就是我们所的“所

魂”。 

“从实求知”，费老就是光辉典范。他从青年时代到90

多岁，一生身体力行，2004年他94岁时，刚从医院出来，还

坚持到黑龙江省考察。费老的学问真正是从中国的土地里，

中国的文化里生长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学的永恒的基石。 

“美美与共”，是费老在谈到人类学、谈到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时讲的。第一个境界叫“各美其美”，原本是指各个

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美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第二个境界是“美人之

美”，对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也觉得美；最高境界是“美

 



美与共”，这是不同价值标准的融合，建立起共同的价值。

我们体会这也是一个学术团体应努力争取达到的境界：每个

人不仅自我欣赏，还要欣赏别人，尊重别人，认可别人，不

要文人相轻，相互贬低，要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共。 

我作为社会学所的第四任所长，或许由于职责的关系，

对费老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崇敬感。费老从将近70岁受命

组建社会学所起，领导中国社会学迅速崛起，光荣地完成了

在中国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伟大任务。费老的历史功绩，使

任何一位中国社会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在我面前，费老是一

座巍巍高山，高山仰止，学习不止。学习费老伟大的榜样、

卓越的思想，继承他的志在富民的遗志，发扬他的“从实求

知，美美与共”的精神，把费老开创的中国社会学推向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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